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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语境下不可移动文物在博物馆陈列中的运用 

——以徐州博物馆为例 

原丰
1
 

（徐州博物馆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 要】：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是一类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学科研究和社会发展需求，在当前考古发掘和

博物馆陈列工作中都受到相当的关注和重视。这一类文物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原真性等特点，在各地博物馆陈列

中广为运用，其在博物馆陈列中通常采用复原陈列的方法，策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展陈体系的融合、展陈空间的利

用、展览内容的解读等问题。 

【关键词】：不可移动文物 博物馆陈列 复原陈列  

【中图分类号】：G260【文献标识码】：Ａ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

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

物、三级文物[1]。实际上不可移动文物与可移动文物是相对而言的，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文物能不能移动、是不是已经移动，

还在于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两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比如收藏汉代至今的数千块石刻文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是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迁建至江苏扬州蜀岗的高邮天山汉墓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收藏于江苏徐州博物馆碑园的近百块“湖

山杨氏石刻”是徐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诸如此类异地保护的文物从概念上理解应隶属可移动文物范畴，但又被认定为文物保护

单位，即不可移动文物。有鉴于此，2018 年 6 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进一步明确：经整体搬

迁，在新址有独立地域范围的古墓葬或古建筑等可以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实际工作中，关于文物属性的认定确实还存在一定

盲区，近年来围绕西安碑林博物馆“开成石经”的迁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可移动文

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因开展考古研究、博物馆陈列或遗产保护的需要而搬迁保存的重要考古

遗迹，这是一类特殊的文物。如果按照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类标准，应该将其归为可移动文物；而如果从具体的文

物管理和实际操作层面讲，归为不可移动文物更为合理。因此对于其性质的界定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认为，按照我

国目前文物管理工作的通行标准和实际情况，应将其归于不可移动文物，这类文物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物保护理念的

转变，已经成为当前文物工作者要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考古遗迹的保护展示是考古和博物馆陈列工作的必然趋势 

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当前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览工作谈起。 

                                                        
1作者简介：原丰（1980-），男，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先秦考古、陈列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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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看，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考古工作被赋予新的使命，考古发掘在探索地域文明、阐释中华文明进程的同时，还

承担着“保护文化遗产、服务社会发展”这一更深层次的任务，也是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们精神生活要求的需要。牢固树立

保护意识成为国家文物局和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对考古工作的基本要求，在这种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越来

越多的文物遗存得以保存。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建设还在大规模进行，各级考古机构每年都要开展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但是

最终被纳入保护范围的文化遗产是有限的，与激增的考古发掘项目相比，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实际情况是，每年通过考古发掘

得以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占当年考古发掘文物总量的比例很低，也就是说，更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在考古工作完成以后就彻

底消失了。因此，考古工作者在完成考古工作、抢救大量可移动文物的同时，面对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房址、墓葬、窖

藏、窑址、水井、路面、地层剖面等，也会想方设法将其保存下来。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是学科发展和科学

研究的需要。所以，近些年“文物搬家”成为各考古机构的常规动作，得以保存下来的各类遗迹也越来越多。 

从博物馆展览工作看，自 2008 年免费开放以来，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博物馆一年举办的陈列展览数量

已超过 2.9 万起[3]。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对于博物馆展览的理解能力、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原有的单

纯说教式的文物展或国宝展已经不能适应需求。观众不仅需要观赏美轮美奂的古代文物，了解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还需要探求

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出自哪里，什么人使用，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精神追求是什么，生产技术如何？等等。为了

回答这些问题，博物馆展览工作者不断提升展览理念，创新展陈手段，不仅注重传统的“以物见物”“以物证史”，而且还要

更多地强调“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展览理念的变化直接带来了展览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变化，展览内容的概念开始扩大，

在注重文物展品的同时，如何展示文物出土时的考古遗迹单位和原始环境、出土时文物之间的组合关系等同样重要。展览工作

者开始将目光更多投向考古发掘的遗迹，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各类考古遗迹作为展品进入各级博物馆，成为博物馆陈列展

览中的“常客”，有些甚至成为“明星”。南京博物院“江苏古代文明”展将江苏邳州山头墓地的一座东汉时期砖石混合结构

画像石墓搬入展厅；成都博物馆将从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揭取的一段宋代砖铺路面，以套箱的形式镶嵌于展厅内作展示；江

苏淮安市博物馆将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分体搬迁至展厅内复原陈列；徐州博物馆“古彭千秋——徐州历史基本陈列”将徐州卫遗

址一座出土有大量铁盔等兵器的明代房址整体搬迁到展厅进行整体展示[4]；徐州睢宁县博物馆将睢宁龙头山考古发现的明代“金

先”彩绘砖雕墓整体搬迁至新馆展出[5]。刚刚开放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也充分运用考古遗迹，特别是从河南开封汴河州桥遗

址揭取的汴河河道地层剖面，展示体量长 25.7、高 8米，被誉为“镇馆之宝”[6]。 

由上可知，诸如此类重要的考古遗迹，考古发掘和展览工作都被予以充分关注、研究，有关成果也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施：

考古发掘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实物资料，注重的是有效保护和满足进一步学术研究的需要，强调遗迹的完整性、唯一性，突出

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博物馆展览将其作为展品之一，注重的是其在整个展览体系和诠释地域文明方面发挥的作用，强调展

览内容和展示效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博物馆展览中恰当运用考古遗迹，既能满足观

众的观展需求，也是考古发掘成果保护展示利用的有效拓展，都能实现各自的社会价值，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考古遗迹的显著特点和发挥的作用 

这类特殊的文物指的是离开不可移动文物本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其搬迁并保存下来的考古遗迹。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

著特点。 

1.特殊性 

考古遗迹可能是一间木骨泥墙的土筑房址，可能是一座砖或石砌的墓室，可能是一个烧制陶器的窑址，可能是古人踩踏形

成的一条道路，也可能是一处反映遗址堆积形成过程的文化层断面，由考古工作者通过技术手段将其搬迁保护。如果从文物存

在的形态上讲，这些被迁移的考古遗迹已经离开其所处的不可移动文物环境，应该将其归属于可移动文物范畴。但与馆藏可移

动文物相比，这类文物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是体量和重量都很大，轻者数百斤，重者几吨甚至上百吨，它需要较大的存放空间，

一般不会进入博物馆文物库房，如果不是出于进一步开展研究、保护修复或展览的需要，一般不会轻易移动，更不会随便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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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的包装材料；其次，在当前各级博物馆和考古机构文物藏品的统计账目上，尚没有对这类文物进行登记，刚结束不久的全

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也没有对这类文物予以特别说明，往往仍将其看作不可移动文物的衍生品。 

2.典型性 

考古工作在田野发掘阶段主要是揭露并研究古遗址、墓群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文化面貌、文化内涵和各类遗迹现象，强调发

掘资料信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需要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通常保存较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反映某一遗址或墓

群的主要特征内涵，有些需要进一步开展室内实验室考古工作，对于探索地域文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3.原真性 

考古遗迹是考古工作者按照科学的方法经过分析研究和细致入微的清理发掘之后呈现出来的，保留着古代人们生产、生活

的大量信息，是文物埋藏和出土时原生环境的直接反映。它是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现场感和历史的厚

重感、沧桑感。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这类特殊的文物在为考古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同时也在博物馆的展览中发挥重要作用。首

先，是其在诠释地域文明中的特殊作用。考古遗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使其具有较强的普遍价值，可以弥补博物馆展览体系的缺

环，是诠释地域文明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证。其次，通常情况下博物馆展览往往以物说史或以文说史，即为传统的文物展，而关

于文物的出土环境、背景信息和相关知识，往往是通过照片、文字等展板资料或视频对其解读。然而，这些方式对于展示比较

抽象、枯燥、专业的内容则显得力不从心，从考古现场“请”来的遗迹则可发挥作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使其变得

通俗易懂。再次，长期以来考古工作在公众眼中具有神秘感，他们了解的考古信息源于电视和书籍、网络，但毕竟来源有限而

且多经过加工，不够真实、科学。考古遗迹的原真性使得其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能够真实地展示文物发现和出土

时的状态，观众可以在展览中更深入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也能够体会考古探索的乐趣。 

三、考古遗迹的展示应用 

经过搬迁的考古遗迹在博物馆陈列展示的方法多种多样。复原陈列因其生动、形象、直观地解读展览，能够调节展览节奏，

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而成为博物馆经常应用的一种陈列方法。“博物馆的复原陈列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物为主的复原陈列；一

是以场景或人为主的复原陈列。前者由于本身就是真实的文物或有详尽的考古资料为基础，比较容易接近‘真实’，而后者虽

有历史的记载或实地考证，但却需要设计创作者进行更大程度上的再创作，真实把握的难度就更大一些。”
[7]
近些年来，以物为

主的复原陈列逐渐引起重视，以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为主的复原陈列成为各地博物馆展览采用的主要手段和亮点所在。因此，

深入研究和探讨搬迁保存考古遗迹的不同类别、搬迁方法以及在博物馆陈列中的具体应用实践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9 年 4 月完成提升改造并对外开放的徐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充分发挥了考古遗迹在诠释地域文明、提升展陈效果方面的作

用，共有七处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得以复原展示[8]。包括从邳州梁王城遗址整体搬迁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从贾汪庙台子遗址

分体搬迁的西周时期房屋居住址，采用地层剥离技术从市区苏宁广场古遗址揭取搬迁的西汉时期城墙地层剖面，从回龙窝明代

城墙遗址揭取搬迁的明代地层剖面，从市区皇城大厦工地徐州卫遗址整体搬迁的兵器库，从市区皇城大厦工地整体搬迁的西汉

王莽时期钱币窖藏，从市区铁刹山工地分体搬迁的西汉时期石椁墓等。由于每类考古遗迹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搬迁方法和具体

陈列方式各有不同，本文对此分类讨论如下。 

1.分体搬迁陈列的考古遗迹 

分体搬迁是指将一个完整的考古遗迹按其组成部分、构成单元搬迁，或根据实际情况对遗迹切割后再搬迁的方法。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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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灵活多变，能够充分照顾搬迁工程量、存放场地、展览空间及后续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是目前各地最为常用的一种搬

迁方法。成都博物馆的宋代砖铺路面、淮安市博物馆的运河村战国墓、徐州博物馆的贾汪庙台子西周房址等均采用了分体搬迁

然后复原陈列的方法。 

贾汪庙台子遗址是徐州地区典型的商周时期台形遗址[9],2017 年考古发现一组西周中晚期的联排式房屋建筑基址，为全国同

时期遗址中仅见。这组房屋基址共有五间，南北长约 13.2、残宽 2.8～3.2、墙体残高 0.2～0.5 米，有清楚的房屋布局，明确

的木骨泥墙墙体结构，清晰的墙体墙面、居住面及门道，保存尚好的房址内文物遗存（图一）。 

 

图一//庙台子遗址西周房址发掘全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二//庙台子遗址西周房址复原陈列场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018 年徐州博物馆正在筹备展厅提升改造工程，笔者作为贾汪庙台子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展厅提升改造工程的

主要负责人，因此很快将西周房址的搬迁保护展示摆到了议程上，并着手解决三方面问题：（1）与策展人、展览内容设计负责

人沟通并进行现场考察，将展陈内容融入展览体系。经过充分论证，将庙台子遗址西周房址置于“古彭千秋——徐州历史基本

陈列”的“彭晖徐曜”单元，既能形象展示 3000 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又能很好地解决因单元文物数量不足、分量不够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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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度不够的问题。（2）召集考古、文保、展览、工程等领域专家，讨论分体搬迁西周房址进入展厅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

依据考古专家的意见对房址编号并确定科学合理的分体切割方案；依据文保专家的意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分体搬迁方案，充分

考虑考古遗迹从田野到展厅、从室外到室内所有环节的保护、搬运、存放、二次打开拼接等问题；依据展览专家的意见确定展

品在展线的位置、展陈空间的利用等问题；依据工程专家的意见确定展品进入展厅的运输路线、楼层荷载等问题。（3）召开策

展人、展览形式设计人、展览公司、考古专家、文保专家会议，就西周房址的复原陈列方法和效果进行论证。充分理解和运用

搬迁的西周房址、相关的文物展品、背景展板资料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原西周房址原来所处的自然地貌和地理环境，以油画作

为展览背景，营造展览氛围。这个阶段的文保工作尤显重要，重点要解决分体搬迁后文物的二次打开、拼接、局部修复问题，

特别是土遗址在对公众开放期间所面临的文物保护压力，需要对遗址本体进行适度的修复加固。同时，策展人和形式设计方还

要站在公众角度，利用展板、说明牌、多媒体等对展览空间及展陈内容进行解读（图二）。 

2.整体搬迁陈列的考古遗迹 

整体搬迁是相对于分体搬迁而言，是指将一个考古遗迹整体打包然后搬迁的方法，这种方法因能很好地保存考古遗迹的完

整性、原真性而备受推崇。但由于整体搬迁的考古遗迹通常体量较大，在展览时会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往往在新建博物馆或者

改扩建博物馆展览中广泛运用，如南京博物院在 2013 年二期改扩建工程后将整体搬迁的邳州山头东汉画像石墓复原陈列于“江

苏古代文明”展厅，徐州博物馆在2013年“四位一体”改扩建后将整体搬迁的徐州卫遗址明代兵器库陈列于“金戈铁马”展厅，

2018 年睢宁博物馆新馆建成后将整体搬迁的龙头山明代砖雕墓陈列于“金石永固”展厅，2021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后

将整体搬迁的无锡宜兴凤凰村宋代窑址陈列于展厅。下面以徐州博物馆整体搬迁的徐州卫兵器库为例介绍。 

徐州卫遗址位于徐州市中心大同街是 2004—2005 年考古发现的一处砖石结构的大型建筑基址，保存较好、布局清楚，共清

理房址二十余间，根据出土碑碣记载知该处为明代徐州卫卫镇抚司公署
[10]
。由于现场已经不具备原址保护的条件，徐州博物馆

决定整体搬迁其中一间保存较好的房址，这间房址长 6.5、宽 3.4 米，砖砌墙体保存最高处有1.5 米，房内存放大量铁胄、铁铳

等兵器（图三），初步测算总重量超过 60吨。 

徐州卫兵器库从整体搬迁，到在博物馆展出，时隔八年之久，由于间隔时间较长、人员变动等问题，需要组织策展团队进

行专门研究并考虑更多的因素：首先，策展人和展览设计单位没有现场直观感受，展览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盲区；其次，整体

搬迁的原始记录，包括考古信息、搬迁具体方法、耗材信息、搬迁前文物本体保护的原始档案等都是评估展览展出效果和文物

保存状况的关键要素，需要进行仔细研究；再次，文物搬迁后的存放地点和环境同样十分重要。徐州博物馆展厅改扩建工程时

充分考虑了承重荷载和展厅流线等问题，在土建工程封顶前提前将整体搬迁的兵器库遗址移放到指定位置，在陈列布展阶段基

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图四），但还是出现了展陈空间不足、背景资料不够、文物本体保护不到位的情况，留下了少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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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徐州卫遗址兵器库发掘全景（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藏考古资料） 

 

图四//徐州卫遗址兵器库复原陈列场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3.地层剥离剖面陈列的考古遗迹 

地层是考古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遗迹，是田野考古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典型地层剖面能够直观反映遗址的堆积特点

和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在博物馆展览中通常使用土壤颜料或 GRC 复合材料仿制地层堆积剖面，但因难以准确反映地层堆积特

点，加之色彩比较生硬，展示效果往往不佳。近些年，采用地层剥离剂（即高分子树脂）揭取地层剖面的技术和方法逐渐成熟，

开始在博物馆展览中应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揭取的长达近 30米的汴河河道地层剖面成功拼接进行展示，将这一技术运

用到新的高度。 

徐州博物馆通史陈列中两处展示揭取的地层剖面虽然规模较小，但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其一，与上述两种方法搬迁的

考古遗迹不同，揭取的地层剖面重量不大，通常不需要考虑楼层荷载、运输路线等问题。但地层剖面展示像一巨幅画作一样，

策展人、展览形式设计师和展览公司需要前期论证，设计预留足够的展厅空间、流畅的观展流线。其二，要重点做好地层揭取

和拼接复原等文物保护工作，需要考古和文保人员充分沟通，揭取前对地层剖面进行完整的信息采集和科学编号，揭取中尽量

保持揭取剖面完整均匀，揭取后要及时修复处理。分多段揭取的地层剖面在后期拼接时难度较大，需要特别注意编号、定位、

地层土样和典型遗物的留存等工作。其三，地层剖面像一本无字天书，蕴含信息量丰富，陈列展示中做好展品解读工作尤为重

要，地层年代标识、考古发掘资料、典型遗物、数字化信息等都是解读展品的重要内容。 

4.两点认识 

考古遗迹作为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极大地扩展了博物馆展品的品类，在博物馆陈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目前

国内博物馆在考古遗迹方面的陈列应用情况，结合徐州博物馆的工作实践，笔者形成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应进一步发挥考古遗迹在诠释地域文明、形象解读展览方面的独特作用。博物馆领导者、展览策展人和展览大纲编

写人要有这种视野和眼光，关注和收藏能够反映地域文明的重要考古遗迹，在博物馆展览这一特定语境中，不但要将精品文物

和文物组合展示，还要将文物出土的原生环境融入展陈体系。 

第二，通过各种手段搬迁获取的考古遗迹来源于田野，最终在博物馆中陈列展示，往往会受到博物馆建筑结构、展厅空间、

展览流线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会受到时间久远、人事变动等因素影响。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博物馆馆长、策展人、展览设

计师、考古专家、文保专家、建筑工程师以及展览公司等多方面协调配合，各司其职，才能最终呈现给观众一场考古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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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完美结合的展览。 

四、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考古热”“博物馆热”已经成为常态，必将推动考古

发掘和博物馆展览工作理念、实践的不断进步。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是一类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正在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并

广泛应用于博物馆展览中。 

考古挖掘与博物馆展览互为“兄弟”，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考古发掘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地域文明、复原古代社会，

它不断丰富、补充甚至重新发现区域文明，与此同时，考古发掘的学术成果和实物资料是推动各地博物馆建设、展览提升改陈

的重要内生动力。因此，国家文物局在 2019 年《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管理的意见》中指出：“各考古资质单位应积

极参与博物馆展陈工作，主动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专业意见和学术支撑。”考古遗迹的搬迁保存既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必

然趋势，也为博物馆展览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材料，对博物馆陈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反之，博物馆展览是展示地域文明的重要窗口，是考古工作实现社会价值、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重要载体。搬迁保存的考古

遗迹在博物馆展览中广泛应用一方面为展览增光添彩，为公众提供更好的观展体验；另一方面也对考古发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标准和要求，推动考古理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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